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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现实空间束缚、憧憬异域世界的幻想传

统古已有之。《山海经·海外西经》《博物志》都

提及了由奇肱国氏制作的可以离地的“飞车”，

《抱朴子·内篇·杂应》有“或用枣心木为飞车，

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的想象，《拾遗记》

《搜神后记》等书中也都涉及了对异域空间的想

象。明朝的民间发明家万户甚至努力将幻想落实

到科学实践，在 1400 年左右试图使用风筝加上

火箭的助推力飞上月球，最终却因火箭意外爆炸

而以失败告终，也为此付出了生命。在新旧文化

交替的晚清时期，憧憬异域空间这一幻想传统以

科幻小说的形式得到延续。但与古人幻想方式不

同的是，《月球殖民地小说》《电世界》《新石头

记》《新野叟曝言》《女娲石》等一大批晚清科幻

小说中的想象空间书写诞生于西方殖民势力裹挟

着政治科技文明强势入侵的时代背景之下，作家

因为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影响而将希望寄托

于想象中的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上。

在晚清科幻小说中，作为先进科学技术掌

握者的发明家们使用先进成果带来改变社会现

实的便利效果。这些科技成果和发明以一种只存

在于想象层面的“物”的形态参与晚清科幻小说

叙事，其强大的功能往往令阅读者瞠目结舌。达

克·苏恩文（Darko Suvin）将科幻小说表现想象

空间的特征描述为“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

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要表现人性化的非人类之

异类，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

即科幻小说中的想象空间并非完全脱离于现实生

活，而是依附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在读者认知层

面显示出陌生化特质的“另外的世界”。但在晚

清科幻小说身上，所谓的想象空间似乎只是由一

个个技术制造出来的想象之“物”拼凑起来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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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晚清科幻小说中，由先进技术掌握者发明的科技成果以一种只存在于想象层面的“物”的形态

参与叙事，并成为小说家构筑幻想空间的物质基石。在对这种“物”进行功能化想象时，晚清科幻小说尽管

因无限制夸大想象之“物”的性能、反复强调科技救国主题、过分凸显现实关切情结这三个特征削弱了小说

的文学性，但其表现出的拥抱科学的努力和积极探索未知空间的精神仍有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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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晚清科幻小说中关

于空间的想象就是关于“物”的功能化想象。这

种功能化想象既体现在片面表现科学技术发明如

何便捷有效的具体内容层面，也反映在小说家以

科技之“物”的功能化想象宣传科技救国思想、

表现现实关切情结的主题层面。

一、想象之“物”性能的无限夸大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物体

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讨论了后现代消

费语境下“物”的存在方式，以及人和物之间的

关系。他认为：“面对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

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对功

能神话，和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

开放自身。”[2] 鲍德里亚所阐述的“功能物”概

念主要是指现代机械技术的强大力量对人的生存

方式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异化

作用。而在晚清科幻小说的具体语境中，小说家

所想象的“物”虽然只存在于他们的观念层面，

但在表现科技之“物”所制造的便捷效果意义上

也体现出片面强调功能而忽视使用者的极端倾

向。虽不能说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完全失去自己存

在的价值，但至少在描绘想象之“物”功能如何

强大时，他们主要是作为感受“物”的功能的佐

证材料而存在。这也是为何晚清科幻小说中的人

物要么像《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一样在“文明

境界”中处处学习和感受新科技、新政治缔造的

美好幻境，要么便是像《新法螺先生谭》中的法

螺先生那样凭借“脑电”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他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表现想象之

“物”本身功能的强大而服务，如何展示人物本

身的内在性格和精神世界则并不是晚清科幻小说

家会关心的问题。

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对理想交通工具的

想象同样十分突出地体现了功能先行的特征。陈

平原指出，小说家们对理想交通工具的了解多来

源于“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

和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被

激活和重新诠释等等”[3]。《空中战争未来记》的

创作灵感便是包天笑在《点石斋画报》上看到画

师“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

翅膀” [4] 的飞艇形象，因此激发了关于想象飞翔的

兴趣。但这种以一知半解甚至道听途说性质的科

学知识接受程度来进行科幻小说创作，小说结构

的缜密性和科学逻辑的严谨性显然无法保证，科

幻小说家所想象出来的事务经常与科学观念背道

而驰。《空中战争未来记》中乘坐空中飞船上升

到一定高度便可有助于身体健康，“在此空中十二

小时，以至二十小时，凡一切肺病，咸足治疗，

故乘此空中飞行船、翱翔天空，藉以疗治肺疾

者甚多也”[5]。同样，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

玉太郎发明的交通工具“气球”不仅厨房、卧

室、天文台各种设备齐全，而且飞行速度快到

片刻就可以飞越大半个地球。小说第十八回写

气球飞到南寒带，玉太郎因为担心受伤的鱼拉

伍受不了寒气又把气球开到北温带过夜，“那气

候竟是立刻不同，一处像在隆冬光景，一处像

在初夏光景；一处是寒风霍霍，一处是和风拂

拂”[6]。包天笑、荒江钓叟等晚清科幻小说家想

象出来的这种完全可以依照主人公意愿和需求

进行调整的交通工具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

合理性的范畴。

与 只 注 重 功 能 而 忽 视 科 学 合 理 性 的“ 飞

艇”“气球”类似，《新纪元》的作者碧荷馆主人

借人物之口将科技发明与仙魔斗法使用的法宝

画上等号，指出“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

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

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

晚清科幻小说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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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优者胜，劣者败”[7]。小说中出现的“化水为

火法”“行轮保险机”“海战知觉器”“洋面探险

器”“流质电射灯”“水上步行器”“避电保险衣”

等各种军事武器和科学发明虽然也涉及化学、光

学等基本科学知识，但都只是采取标注发明时

间、地点、功用，却漠视科学原理描写的介绍模

式，往往是简单介绍几句之后便进入美好幻境的

大段铺陈叙述当中，从此不再提及。类似《新纪

元》中的军事武器这样的想象之“物”在晚清科

幻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女娲石》中的“电马”，

《新法螺先生谭》中的“脑电”，《新石头记》中

的“飞车”等。这些发明在小说中都已经是一种

完成时态，读者能看到的只有这些发明者高超的

智慧，以及发明成果带来的近乎无所不能的便利

效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科技发明功能的无

限制夸大是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之“物”唯一

的存在方式。读者在进入晚清科幻小说家构筑的

想象世界之后，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一个个被

渲染得神乎其技的科技发明。张卫中指出：“中

国作家往往是先通过词语了解某种科技产品和相

关知识，这种知识传播方式也决定了很多作家是

依托词语建构自己的科幻世界。”[8] 晚清科幻小

说事实上也确实更多的是在科技新名词的基础上

展开的关于“物”的想象。西方科技文明的大量

传入客观上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技术层

面的条件，但这种被动接受之下产生的科技文明

却是有先天缺陷的。由于小说家自身的知识体系

构成以传统儒家思想居多，对西方传入的科学技

术又缺乏理性全面的认识，晚清科幻小说虽然具

备了科幻文学关心未来的幻想性特质，但其科学

基础却并不牢固，科学技术在小说中经常处于一

种“装饰性”位置，对想象之“物”功能的无限

制渲染反而成了小说家下意识的集体选择。郭

颖颐指出：“唯科学主义从由科学原则推出的文

化设定中兴起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一种自发的

精神现象，经常被现代文明的崇拜者无意识地

宣传。”[9] 晚清科幻小说中的这种对想象之“物”

功能的无限制渲染，正是将科学力量无限上纲上

线，进而导致科学理念大于科学内容的唯科学主

义思维模式的典型体现，也就是朱军在论述近代

科学叙事特征时所指出的“与其说科学叙事已完

整把握了光、气、电、力、星、以太的要义，不

如说它迅速陷入了一种新的名教崇拜”[10]。

因此，与其用科学技术想象来概括晚清科幻

小说的主要特征，不如说晚清科幻小说是建构在

对西方科学技术一知半解的小说家对“物”的功

能化想象基础之上的。在晚清科幻小说的想象书

写中，“物”与“功能”是一种简单直接的一一

对应关系。由承载小说家科技改变现实梦想的想

象之“物”，再到由各种超出现实范畴的“物”

共同构成的想象空间，晚清科幻小说家的创作意

图以附着于功能先行的“物”的形式呈现出来。

依靠这种关于“物”的想象，晚清科幻小说家以

宣传科学知识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富有“功能主义

神话”特色的幻想世界。

二、科技救国主题的反复言说

晚清科幻小说家对“物”进行功能化想象的

核心目的是在对想象之“物”强大功能的描摹中

反复强调其科技救国的政治文化意图。宋明炜指

出：“自科幻进入中国之始，这个文类已被归化，

在前所未有的新颖想象之下，流动的是‘中国复

兴’的宏伟情结。”[11] 晚清科幻小说对“物”的

功能化想象所表现出的天马行空和无拘无束，

某种意义上正好凸显其科学启蒙、科技救国诉

求 的 强 烈 性。 具 体 而 言， 晚 清 科 幻 小 说 家 对

“物”功能的无限制夸大是为了强调科学发明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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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够改善未来世界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国

家民族命运的力量。这种将科学技术当作改变

社会面貌和国家命运的万金油的特殊想象方式，

正好是小说家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的政治文

化诉求的突出映照。

以《电世界》为例，小说讲述了电学大王黄

震球自宣统一百零二年开始开办电厂，并用电学

的一系列发明在两百年内建造了一个天下无敌的

大同帝国的故事。黄震球在江苏省扬州府东境发

现一块陨石，用电力加热的方式从陨石中提炼出

了拥有磁力的“磁精”。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电

器炉的温度提高到一万三千度，从中提取出拥有

自然发电能力的金属原质“鍟”，只要将“鍟”

放在空气中“略略摩擦一番，那空中电气，便

如江汉朝宗一般，源源而来，滔滔不竭”[12]。凭

借这一只要接触空气就可以发电的神奇金属，黄

震球不仅发明了一对不到三小时就可以环绕赤

道一周的飞行“电翅”，还制作出威力强大无比

的“电气枪”，烧毁了侵略中国的一千支西威国

的飞行舰队，之后又飞到西方将西威国的都城烧

得片甲不留。除了可以发电的“鍟”外，黄震球

还在印度恒河旁边发现了一座盛产金属“鈤”的

“鈤质矿山”，并用二十几斤“鈤”制作了三万

几千盏“鈤质灯”。“鈤”又叫“电锭”，是一种

能够自动发热的金属，因而拥有可以改变气候

的神奇能力。黄震球不仅用“鈤质灯”使西伯

利亚、南极、北极等地方变寒为暖，还用自己

发明的“电犁”“电气肥料”在世界各地发展农

业。使用“电气肥料”之后，禾本植物长势和产

量都十分惊人，每一穗的米粒产量高达一升，而

且全球统一都是一年三熟。鸡鸭猪羊也因为食料

富足而养得格外硕大，金华的白毛猪甚至长得像

印度的驯象一样。除“电翅”“电气枪”“鈤质

灯”“电犁”“电气肥料”外，电学大王的发明还

有“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书”“电车”“扫地

电机”“洒水电机”“电气分析镜”“电椅”等。

这些以“电学”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想象之“物”

显示了电王黄震球对未来世界军事、交通、教

育、医疗、农业，甚至自然气候和人的生命长短

等方面强大的改造能力。“科幻是一种新形态的

景观化的群体性活动，各种奇异的景观是其标

志”[13]，《电世界》所展示的这些奇异景观虽然

都是建立在电王黄震球对“电学”创新发明的基

础上，但却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的范畴，走向对

“物”无限制的功能化想象。《电世界》暗含的这

种人力改造自然、中国战胜世界的叙述逻辑在晚

清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月球殖民地小说》中

的“月球世界”、《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

《乌托邦游记》中的“乌托邦”、《女娲石》中的

“天香院”、《痴人说梦记》“仙人岛”等一系列建

立在对“物”的功能化想象基础上的虚构空间都

具有政治稳定、人民富足等近乎雷同的特征。而

这些想象也就代表了小说家借助对“物”的功能

化想象宣传科技救国理念的朴素愿望。

借用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的

概念来分析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

象，便能够清楚看到小说家借助想象之“物”为

读者勾勒一幅人民富足、科技昌明的美好视觉图

景的努力。德波认为“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

彼世的一个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

一个分离”[14]。晚清科幻小说家所热衷的停留在

对“物”的想象层面的空间书写模式在某种意义

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简单粗暴的景观展示。小说

家在对想象之“物”功能的不断展示和描绘中完

成了理想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区隔。“区隔是意义

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15]，是科幻小说产生陌生

化美学效果的必要条件，而科技便是那个引发一

系列变化并能够引导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现实

晚清科幻小说小辑
论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 〈〈〈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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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力量。通过向“读者”（既包括文本外的读

者，也包括像《电世界》中的说书人“我”和

《新石头记》中的贾宝玉这样以游历或参观者身

份进入幻想空间的文本中的人物）展示这些借科

学之名想象出来的神奇之“物”，科幻小说家在

“看”与“被看”的二元逻辑中建构了自己想要

传递的一套科学启蒙话语，振兴国家民族的强烈

意识形态也通过这种技术发明展览的方式和盘托

出。因此，晚清科幻小说中那个由功能化的想象

之“物”组成的理想空间始终与小说家表达科技

救国的政治文化意图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晚清科幻小说家对“物”进行功

能化想象的核心目的在于证明科学技术拥有摆脱

国家贫弱的现实局面，甚至使中华民族雄踞于世

界中心的强大力量。吴岩将这种表现强国梦想的

书写方式总结为“愿望模式”，也就是“将以往

早就存在了的群体或个体的愿望通过某种所谓的

产品或技术呈现在作品之中”[16]；方晓庆也认为

“晚清文人少有人经历过专业的科学训练，过分

强调启蒙的急进心态驱使下，科学小说如同一个

被撑大变形的口袋，扭曲着呈现在读者面前”[17]。

吴岩和方晓庆的总结都看到了晚清科幻小说的

科幻想象存在科学性薄弱而现实功利性较强的弊

端，中国强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梦想被不同小说家

重复描述就是扭曲和变形的集中体现，而想象之

“物”则是强国幻梦在文本中的具体支撑点。这

种将救国梦想寄托于对科技之“物”的功能化想

象是晚清科幻小说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三、现实关切情结的强烈凸显

陈舒劼认为：“无论科幻想象的对象是否已

然超出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如果必须叙述，就

只能转入人类经验的表达渠道，也就是说，只能

叙述可被叙述之物。”[18] 因此，无论想象多么离

奇怪诞，晚清科幻小说始终具有关注人的生存环

境，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的现实关切特征。关于

这一点，“科幻现实主义”与晚清科幻小说家试

图借助科幻手法表现黑暗社会现实的创作特征具

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这一理念认为虚拟世界憧

憬的各种愿景，或令人大跌眼镜的种种乱象，必

然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倒影。任冬梅指出：“科幻

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对现实的再现

与批判。”[19] 按照她的观点来分析晚清小说家对

“物”进行的功能化想象，不难看出林林总总的

奇异幻想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强烈的现实关切情

结。除上文提及的科技救国政治文化意图外，在

思考如何用科技改变现实的动力驱使下，晚清科

幻小说家还普遍选择了以镜像写实的表现方式来

隐喻社会现实。他们参照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方

式构筑了未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美好想象。在这

种线性的思维模式中，想象之“物”不仅是他们

描绘美好蓝图的物质前提，同时也成为他们以未

来某一个时间点为参照系重新认识社会现实的立

论基础。在反向写实过程中他们努力将头脑中的

强国幻梦移植到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之中，科技制

造出来的理想国越是绚烂美好，反向映照出的社

会现实就越是丑陋不堪。通过这样的表现手法，

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同样也具有

冲击力极强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质。

在晚清科幻小说对众多科技“物”进行的功

能化想象中，改造国民身体和灵魂的神奇医学手

段可谓最具有现实意义。谭光辉认为：“中国现

代作家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病的躯体，把自己放在

医生的位置，为其诊断和治疗，腐烂的身体和腐

烂的文明一起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20]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医生治病这一过程本身便

经常被作家赋予以新知识启蒙旧社会的文化隐喻

功能，晚清科幻小说同样也是如此。晚清科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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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关于更换脏腑或心脑描写的小说结论几乎相

同，即中国人的器官已经被八股和名利侵蚀，已

经无可救药，需要清洗或重新更换。海天独啸子

在小说《女娲石》中描绘了洗脑院中遭受科举考

试荼毒的脑筋的状态，“若将那副脑筋，解剖出

来，其臭如粪，其腐如泥，灰黑斑点，酷类蜂

巢”[21]。同样，《介绍良医》中的医学博士用狼

心、马肝、犬肺、虎胆治好了“我”的病，“人

面兽心”的“我”反而开始后悔自己之前只知道

吃喝嫖赌的行为，开始有了羞耻之心。同样由于

科学知识接受水平的局限，“剖心挖肺”这样匪

夷所思的医学描写缺乏基本医学原理的支撑，读

者能看到的往往只有滴了之后伤口便可痊愈的神

奇药水，以及医生对患者症状一针见血的分析。

事实上，小说情节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也不是小说

家关心的问题，借助对医学器物的功能化想象实

现改造国民身体、灵魂的愿望才是晚清科幻小说

描绘“医心换脑”情节的唯一目的。贾立元认为

晚清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洗心、洗脑、催眠等一系

列带有滑稽戏谑意味的幻想背后事实上隐伏着小

说家对“格致 / 科学”的崇敬，这种崇敬虽然只是

在旧有的寓言故事中添加了科学话语，甚至经常

是对当时科技新闻的直接搬运，但如果“没有科

学提供的基本陈述，国民改造的议题本就无从说

起”[22]。因此，医心换脑情节虽然是从现实世界的

各种医疗技术出发，但小说的最终落脚点却是以

幻想方式疗愈国民精神层面的沉疴痼疾，突出地

显示了功能化想象背后所隐藏的强烈现实关怀。

余泽梅从科幻小说所具备的认知功能出发思

考科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认知使得科

幻文本理性地解释想象的世界，阐释科幻世界与

我们自己的经验世界的联系与断裂”[23]。作为一

种话语形态的科幻小说不仅以其陌生化的艺术手

法强化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也为我们理解

甚至预见未来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一种感性直观的

思维范式。因此，从科幻与现实关系的视角研究

晚清科幻小说对“物”进行的功能化想象，不

仅能够从感性直观的层面看到他们所憧憬的未

来世界的具体形态，更能够透过他们所言说的想

象之“物”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看到他们渴望

借助科技力量改造国民性的强烈现实关切。

四、结语

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尽管

因为小说家片面夸大想象之“物”的性能、反复

强调科技救国主题而导致小说存在整体审美价值

不高的弊病，也因为过分指涉作家的现实关切情

结而无法避免“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24]

的粗浅感，但他们以科幻形式构想未来世界的努

力仍有其不可或缺的文化研究价值。一方面，这

批处在新旧文化融合阶段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时代

变迁带来的巨大心灵冲击，他们借助科幻想象未

来世界的朴素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我们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看待科幻这一文类所具

备的认识论功能来说，同样意义非凡。另一方

面，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不应是一块冰冷的

石头……而应是一支火炬，在寒夜的远方给人以

希望”[25]，通过对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

化想象的解读，可以看到晚清小说家幻想愿望背

后强烈的现实诉求。无论晚清科幻小说中“物”

的功能化想象在今天看起来如何荒诞可笑，它们

都映衬了小说家拥抱西方科技文明、憧憬美好未

来、探索异域空间的最初渴望，是那个特殊时代

文化的缩影。如今，类似《电世界》中描绘的改

善交通、制造人工降雨、改造沙漠等美好愿景已

经成为现实，而那些还没有实现的部分，仍需我

们运用科技力量，以敢于突破未知的精神气魄去

积极探索。

晚清科幻小说小辑
论晚清科幻小说中“物”的功能化想象 〈〈〈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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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al Imagination of“Things”in Late Qing Science Fiction

Wang Hui

（College of Lit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

Abstract： In the science fic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vented 
by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were weaved into the narration in the form of imaginary “things”，and became 
the material cornerstone for novelists to construct the fictional space. In the functional imagination of this 

“things”，the literariness of Late Qing science fiction was weakened by the authors’ exagger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ing”，repetition of political theme of “science saving China”，and their overt concern of 
society. Despite of these，the spirit of embracing science and exploring the unknown in these fictional texts 
still has considerable artist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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